
四川美术学院与云南学习经验

问：可以谈谈您八十年代的创作背景吗？

叶：我的创作生涯是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是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出生在云南的昆明，昆明是一个边陲城市，

中国边疆，所以学习绘画比较困难，只能靠间接了解一些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考到外面去上学是我们从小

的梦想。

我参加第一年七七届的高考，考得虽然不错，但是因为体检的问题没有考上。那个时候我的另外一些少年

时学画的朋友，像张晓刚、毛旭辉，他们在那一次已经考上[大学]了。张晓刚去了四川；毛旭辉在昆明本

地一个艺术学校。我是半年以后才考上四川美术学院。

我记得当时是坐火车去四川的，它是一辆慢车，那可能是我年轻时候第一次出远门。在火车车厢，在云南

的境内，整个车辆静悄悄的，因为云南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小；越近四川境内的时候，这个车厢的声音越

大，因为四川人说话非常喧嚣，像猴子叫一般。我当时就觉得到了一个完全不能适应的环境。

等到真的到了四川美院，我就发现，这和我们过去在云南学习艺术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其实我在云南学习

绘画的过程中，已经受到很多在云南的前辈艺术家影响，像吴冠中、袁运生这些艺术家经常去云南，还有

老师辈的，像丁绍光、蒋铁峰他们也在云南。这些人都有点形式主义的画风，作品带有一种云南少数民族

的装饰性，我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大。他们经常做讲座，和讨论中提出来的绘画思路都和当时正统学院的有

点不一样。

到了四川美院，我发现我身边的同学其实更多受到苏联绘画的很大影响。另外，我们的同学一进校已经非

常成熟了。我们是78届，跟77届实际上只相差半年，但77、78届年龄最大的同学比我大10岁，像罗中立、

何多苓就大我10岁，还有比我小6岁的，所以一个班有16岁的差距。有两个学期我和张晓刚、周春芽，三个

人在一个寝室。

一进学院，用学院的观点说，我们是画得最差的。这个让我当时特别沮丧，因为我去四川美院之前，在昆

明那个小城市已经小有名气，但是这种小自信，到新的环境一下子被摧残了。我身边的同学都崇拜现实主

义、写实主义的绘画。在我一年级刚刚过的时候，我的同学己画很多草图、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和当时流

行的艺术有不一样的趣味和想法，我记得他们其实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还有一些是当兵复员的，也有一

些上过五七艺校，比如说周春芽、程丛林，他们在之前已经经过了很严格的学院训练，是美术中专，所以

他们第一是画得很好，第二是他们已经非常成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社会阅历。

那个年代每个人创作出来的草图必须经过开会审查，因为当时的艺术只有参加全国性美展才有出路，而全

国性的美展要审查，那么就每个人先画一张铅笔草图，画完以后全部拿去评审，通过审查才能够领到材料

费、画布和画框。我记得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开始画了一些东西，挂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然后由当时的

美协主席，不记得是王琦还是蔡若虹、四川美协主席李少言、我们的院长和书记来审查，审查的结果是全

部否决，因为当时我们周围的这些同学画的都是痛斥文革的作品。那时候中央还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但

是我身边的一些同学，画的很多题材都反映对过去知青生活的许多困惑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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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和张晓刚俩人在学校有一个绰号，叫「云南两怪」，因为我们俩画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在云南学

习的时候走的是野路子，没有画那种长期的课堂作业，都是在街上画速写，所以只要一画速写和勾线，我

们就画得特别好，很自信；反之，一画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的作业，我们就画得黢黑，所以就也比较自

卑。一些印象派以后的让我感到亲近，也有机会慢慢的接触它们，所以我们画的题材也开始有点偏向现代

主义了。但是当时整个学校还没有什么书，也没有什么[途径]能够看到这些[现代艺术的]资料。以前唯一

的来源就是看一种过去老艺术家留下来的苏联画报，叫《星火》。每一期《星火》里面，能够看到一两张

苏联巡回画派的印刷，比如列宾、苏里科夫、谢洛夫这些东西。这是那个时候的标准。我们也看老一辈的

那些艺术家，像侯一民，或者一些艺术家的早期印刷品。

我们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引进了一套《世界美术全集》，里面有印象派的作品，也有一些古典绘画的作

品。好像是30本。上油画课的时候才可以看，素描课不可以看，因为油画课要学色彩，而且油画老师要先

预约，约好了以后全班就一起去看。看的时候门口放了一盆水，大家要先洗手，怕把画册搞脏。那一天看

的时候你就觉得，恨不得把那个眼珠子都挖出来，想把画册都存到眼里，拼命的记，记那些颜色，记那些

内容。

除了看这些画册，还有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去看国外的电影。当时一些国外电影已经可以进来了，像早期

已经有一些罗马尼亚、日本的彩色片电影。看那些电影的时候，就像看一幅幅画面一样，所以那时候我们

流行画一种「记忆画」，就是把这些看过的电影，像画连环画一样把构图、形象都记忆下来。每个人都在

下面画出来。

当时学校觉得同学看这些画册可能太不容易了，就做了一个大玻璃柜子，里面放一本画册，每天翻一页，

能够让每个人看一下，有时候有马蒂斯、高更。我记得我和张晓刚、周春芽就每天拿着一个本子去，每天

翻到一页的时候，就把那一张画临摹下来，拿着水粉把颜色都记录下来，翻一遍我们就去记录一次，因为

这是很难得的事情。还有那个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启发都来自同学，因为我们身边这些同学进校的时候都

已经很出色了。四川美院一直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老师不压制学生，为什么？因为这些老师觉得学生都

画得很好。当时有模特的时候，大家摆着画板一起画，老师也拿一个画板在里面画，可能在里面画的最弱

的一张是老师的，因为那10年积累了很多人才，这些学生已经很强了，老师倒不如学生，所以四川美院的

老师对学生都非常支持。四川美院的教学其实是一种没人管的教学，它和别的学校不一样，也没有系统，

所以学生反而能够自由的生长，按自己的想法表达东西。这是很不一样的方式。

另外，我那会儿感觉很强烈的是同学互相之间的交流比较多，经常在一起。这种环境和云南很不一样。但

这种落差让我显得比周围的同学要复杂一些，就是我始终觉得艺术还有另外一个参照。以前蒋铁峰和丁绍

光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们说徐悲鸿、列宾的东西不是艺术，好的艺术是蒙德里安等现代派的东西，但是

我们心目中徐悲鸿是大师，列宾也是大师，这导致我们的艺术一直有两个参照，一个参照就是我们正在学

习的那个环境--现实主义传统的学校，另外一个方面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传统，就是我们家乡云南。我觉得

我就像一个人骑在摇摇马上，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偏向那边，摇摆不定。

在同学里面，我也不是特别自信的人，当时我和张晓刚合作的比较多，因为也没有钱，每个星期我有一点

奖学金。那么我一个月能够领到十几块钱。有了十几块钱，一个星期能吃肉；其他的同学那会儿吃饭的时

候，一个星期能有一张肉票，可以吃一顿肉。我记得张晓刚是不吃肥肉的，还有个回族同学不吃猪肉，所

以很多人都要跟在他们后面，因为他们可以把那个肥肉让给你，罗中立、周春芽和我也要抢他们的肥肉

吃。那会儿同学的关系和互相也比较亲近，互相形成一种有点像较劲一样的传统。

野草画会和全国美展

平：在这段时间，我觉得在重庆有两件事件比较有影响，一件是「野草画会」。「野草画会」的成员是当时重

庆社会上的一些主要的代表人物，像薛明德，他做了一些现代派的作品；我记得他的夫人是一位诗人，还

有一个儿子；他整个家里天花板上都贴了一些自己画的当时我们叫「怪派」的作品。我们全部去参观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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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然后美术学院的和当地的一些诗人、诗歌的青年开始互相辩论。后来又决定做一个《野草画展》，这

其实有点像一个自选作品展览，在重庆沙坪坝的一个公园里面举办，大家把作品拿去。我记得我们参加的

比较多的同学是像罗中立、程丛林这些创作比较熟练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大量的画这种知青生活和控

诉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也画有一些现代派的作品；我记得罗中立当时画完全现代派的一些东西；我和张晓

刚两个人画的还是云南少数民族的题材，造型上追求变形，也显得有点不一样。就是当时这种辩论的气氛

就比较浓烈。

另外一件事件是全国美展。当时有全国美展，于是大家就开始画草图，我记得那次全校唯一通过的是两张

老师的作品，两个老师的作品是有新意的，它们是带有一点悲剧的色彩或者是有一点好的想法被肯定的作

品，一张是我们的任课老师王大同的〈雨过天晴〉，就是下过雨以后，一个漂亮的女孩在擦玻璃窗子，有

很多雨滴流下来，这表现了当时春天来了，喜悦的情怀，特别符合当时大家的心态；另外的一张作品表现

当时的天安门事件，是寄托哀思的作品，是我们的老师夏培耀纪念周总理的作品。就这两张作品通过了，

所有同学的作品全部被枪毙了，所有伤痕的题材、控诉文化大革命的、表现知青生活的，有负面表现的这

种作品全部都被否定了，叫「枪毙」。

「枪毙」了以后，大家都特别郁闷，也不知道这些草图该怎么办。但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机会，是在北京

要开一个全国大学生会议。每间学校推荐一个代表参加大学生会议，全部人都推荐了高小华去当这个代

表，因为据说高小华说他是高干子弟，在北京有熟人、有关系。他带了很多同学的这些草图，卷成个大

卷，准备带到北京去给北京的一些人看。当时最重要的就是美协和《美术》杂志，希望带作品去给这些单

位的人看。后来听栗宪庭说，高小华去了以后知道了两个消息，第一是中央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天安门

事件平反；另外是到了《美术》杂志社。《美术》杂志社当时的主编叫何溶，栗宪庭也刚刚去了《美术》

杂志，当时我不知道高小华拿了多少作品给栗宪庭看，他其中有一张草图叫〈为什么〉，是表现文革武斗

的困惑的，何溶看了就鼓励他画出来。

回来以后，高小华非常快的把这张作品（〈为什么〉）画出来，他是第一个开始画出伤痕题材的人。当时

的困难现在大家都不能想象，如果用铅笔和水粉在一张纸上画，这个大家都能做，但是要画成油画，对于

一个学生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没有钱去做画框。就算敢去画这样的东西，而且领导认可了，你都要

找到材料费才能做的。他敢去画这样的东西，就意味着他已经有点胸有成竹，这属于当时的一个壮举了。

以前没有人自己画画的，画家就是一年只画一张画到两张画，画杰作，而且都是为官方的美术展览画。

当时程丛林正在和老师们在合作一张画，王大同是我们的老师，特别欣赏学生里面比较出色的几个人。77

届班上有四大金刚，一个是何多苓，何多苓是当时所有人公认的才子；另一个就是高小华，高小华进去以

后就很出色；另外一个是程丛林；还有就是罗中立，罗中立课堂作业画得一般，但是他有生活的基础，因

为他那时候画连环画在全国都很有名，而画连环画能挣到钱，他天天都在家里画连环画，画《水浒》。

高小华和程丛林两个人关系不错，经常在一起，所以程丛林可能看了高小华的那幅画以后，马上就回去跟

老师请假，推掉帮老师画画的工作离开了。当时一众老师正在画一张很长的，好像四米的一张巨幅油画，

叫〈欢腾的十月〉，就是庆祝十月，庆祝粉碎四人帮，这是老师的想法。本来程丛林作为一个助手在画一

些边边角角，但是他马上回到家乡成都，关起门来几个月，画出了〈某月某日雪〉那张作品。同时，手脚

比较快的还有版画系的同学王亥，画了〈春〉。那一年，当其他所有的同学都还在等待组织上批准画画、

等待领材料费的时候，有的同学已经急不及待自己画出作品来了，那时就是先下手为强。那个时候我觉得

挺有意思。

那几年的美术展览是在成都举办，那时候没有电视什么的，都是阅读的年代，所以一个展览真的是非常轰

动，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我记得那次展览的时候，我们还专程去了成都看，到成都看展览是一个

无比遥远的事情。成都当时有德国艺术家科勒惠支的版画展览；另外就是《全国美展》，那一次是四川省

的油画部分，当时所有人都去目睹最轰动的作品：〈春〉、〈某月某日雪〉和〈为什么〉。后来这几张画

很快就选到全国美展上，也获了奖。这反过来刺激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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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美术学院

叶：当时我和张晓刚、周春芽走的比较近，大家在一起。我们一开始就是喜欢色彩风景，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我

们要出去画画，每天早上一醒过来就要先去画一张风景。那个时候春芽色彩特别漂亮，特别成熟。只要他

一出去画画，我和张晓刚一个人在左边，一个人在右边，春芽画一笔，我们画一笔，模仿他。

太阳升起的时候要画一张日出的作品，吃完早点去上课；上完课吃完午饭又画一张风景，画完之后再去上

课；上课完了之后赶快再画一些风景，画完了以后再去吃晚饭；吃完晚饭同学之间就开始轮流坐，比如今

天我当模特，全部人来画，就这样有几个学习的小组。最大的学习小组是何多苓为首的，因为何多苓当时

是整个学校的偶像，公认画得最好，然后他身边人很多，他一出场差不多有五十个人，像驾云一样的跟在

后面，因为同学都很崇拜他；然后他能拉手风琴，就是那种最风流倜傥的那种学校里的才子，诗歌、画画

比所有人都高一大节。

高小华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挺准的，他就说何多苓就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天才，因为何多苓当时

的画有苏联巡回画派、尤其像谢洛夫那样的最典型的作品，画每个人都画得特别像，但是又比真实要美一

点。他所以画美女的像，画灰灰的、很忧郁的那种情调，如果生在19世纪他一定是个大师，他可惜生在了

有些粗旷的时代。但是80年代都非常有文艺青年的气氛，所以追随他的人很多。

相对比较老实的一群就是我、张晓刚和程丛林，我们走得比较近。程丛林是我们这个小群体的核心，他做

事情组织能力比较强，我们当时特别崇拜理性，因为经历过文革，从文革那种岁月成长起来的人，我觉得

内心其实有一种对「理性」的渴望，即一个人能够把事情很有规律的整理并反省。这是我以前在云南的所

有的生活里面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身边的同学却都有一种阅读习惯，有很理性的思辨，对很多东西能做归

纳和整理与反省，还同学校之外的不同的人建立通信联系，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天

空。

那个时候程丛林和高小华有一次旅行，那个时候他开始认识了陈丹青，陈丹青是我们在昆明就有耳闻的，

他跟陈丹青建立了一种通信的关系，每一封陈丹青的信他都会给我们传阅。他有点像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

头，我们经常在一起画画。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小组，但是最大的两个学习小组，一个何多苓的，一个程

丛林为首。程丛林旅行回来以后就一直在跟张晓刚和我说应该离开四川美院到外面去看。后来他就开始跟

张晓刚和我说我们应该攒一笔钱，说：「你们每个月拿10块钱给我，我帮你们攒起来，如果积累到一定的

时候，你们就可以出去看了。」那会儿出去的意味，就是可以坐船从重庆沿江而下到武汉、上海、北京，

他帮我们设计了这样一条线路。

回云南

叶：…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假期还要回到云南，每次回到就觉得反差很大，因为我们的另外一帮朋友是在云南的

这些艺术家，他们在云南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当时的老师那一辈实际上是很强

大的，他们基本上接受着他们老师的影响，就是像丁绍光这样的影响，所以完全反对现实主义的东西。

当时，我们身边的四川同学已经开始成名，因为伤痕美术已经在全国开始被发表。但是云南是另外一帮长

辈，他们很成熟，像蒋铁峰、丁绍光、姚钟华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开始聚集了另外一种力量。当时他们以

「申社」的名义做过一个展览，那一年是猴年，是80年，黄永玉还做了一张猴子的邮票，现在卖得很贵。

那展览展示的全部是用高丽纸画的重彩，云南重彩绘画，其实都是用了蒙德里安和保罗﹒克利的方法画一

些少数民族的形象，那种形式主义在当时显得特别新颖。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交流，我印象深的是吴冠中来

学校做过讲座。

还有，「星星画会」的黄锐和马德升来过重庆，在重庆的一个陈列馆（那会儿还没有美术馆）里展览。

「星星画会」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有点像在大街上喊口号的东西，马德升他们那种革命性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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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像科勒惠支一般；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有点形式主义的作品，像曲磊磊他们的作品，当时的印象都很

深。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礼堂里面的报告会，报告会上的马德升是一个非常有煽动性的人。

马德昇和黄锐住在刘世同的寝室里边。刘世同是我们的美院同学，是版画系的，和王亥同班，后来过世

了。刘世同来自云南，是云南的知青，所以和我们走得比较近；他也跟云南的一些艺术家像苏新宏有通信

关系，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他觉得特别能沟通的就是「星星画会」这几个人。 

「星星画会」那一天在大礼堂做讲座的时候，人山人海，不光椅子上全部坐满了，站的站，坐的坐，然后

窗子上、树上都有人吊着在听。马德升一直说艺术就是要为人生而艺术，黄锐是说艺术还是一种形式，于

是两个人就在讲台上打起来。黄锐是很冷静的人，是他们的一个头；但是马德森是另外一种真，他拄着个

拐杖，就像天生的上大街游行的那类。他们描述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墙；四川的薛明德也和他们一块参

加了，用铁丝把作品挂出来。

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些交流，我记得我们每一年回到昆明的时候，我们都把身边认为画得很好的同学作品

带回去传播，像何多苓、程丛林的习作，每个人给我们很多张。我们把画带去给毛旭辉他们，毛旭辉受这

个影响是最大的。毛旭辉其实是在云南鲜有的受惠于外来影响的艺术家，其他人更多都是直接受他们的老

师影响，只有毛旭辉愿意接受四川画派影响。所以，我们每一次回去就要把这些课堂作业带给昆明的人，

互相传看，包括到现在都还在流传。现在已经有一些作品在拍卖会上出来了，都是当年借给这些人临摹的

作品。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开始有一点点挣钱的机会，就是我和张晓刚最早合作了一套连环画，当时唯一能够带

来经济的就是画连环画。我们画过一组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是用线描和水彩画的连环画。脚本还是用云

南少数民族的一个民间故事改编的，是张晓刚的二哥写的脚本，然后我们就依着那个脚本画，画出来以后

后来就在陈列馆卖掉了，好像是卖了一百还是二百块钱。卖了这个画以后，我们俩想了半天，就去买了一

个石膏头像，就是西方雕塑翻制成石膏用以练习的这种头像。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没有考上学校，而

且我们俩在学校一直觉得自己石膏画得不好，所以每次回到昆明，我们还要补习。

当时坐火车回到昆明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要两天，中途还要下车再等车。一路上都没有座位，只能站到

昆明，所以我们抱着石膏像，还借了一个骷髅，就是人的头骨盖。当时想着这次我们回去第一要攻克外

语，第二就是要背下所有的肌肉和人体的骨骼，另外就是把石膏画得棒棒的，一路上就这样回到昆明。

我记得我父母帮我借了一个房子，我和张晓刚就住在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办展览，把四川美院所有

同学的作品挂在里面，一方面作为一种范本，另一方面也是展示，等于是一个交流的基地。所有昆明的年

轻人就可以来我们的房子看、交流。我们每天在那画石膏像，完了之后就把石膏送给昆明我们还没考上美

院的一位同学。后来这个同学也考上了，他考的是79届。

圭山采风、旅行拜访

问：您的早期作品跟何多苓等典型的四川画派风格很不一样。 

平：很当时就开始有这种差别。回去昆明的时候，一直有一个传统叫「下乡」，即艺术的源泉都存在于那些偏

远的农村和少数民族那里。在云南有一个下乡的点叫圭山，是离昆明一百多公里的撒彝族的农村，这个村

庄是以前云南的老一辈艺术家像姚钟华、孙景波、詹建俊和北京的一些艺术家去采风的地方，采风就是去

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云南其实有点像逃避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红光亮」的文革模式的地方，

也可以逃避画工农兵的题材。

很多人如果不想画工农兵的题材，或对题材反感，就去画云南的少数民族，因为画少数民族是被认可的。

如果你要画人物，如果不是工农兵就一定是少数民族，所以其实很多搞形式主义和对现代艺术有兴趣的

人，只能去画少数民族。所以你看我们后来出头的人全部都是画少数民族出来的，像后来陈丹青所谓的变

革其实是画西藏，袁运生画西双版纳，他们就是用这种模式来反抗[当时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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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受这样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当时毛旭辉帮大家调查了采风的地方，说这个地方很好﹐我们应该

去。那一次还有一个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回来的杨一江，然后我们一帮人就去了圭山。去的时候大毛去他们

学校开了一个证明，然后我们就开始凑钱，我们都没钱，张晓刚是一分钱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粮

票，粮票也值钱，所以我们能凑一些粮票给大毛。每个人背着背包，铺盖和被子背在身上，也带着画具。那

个地方距离昆明一百多公里，要两天才能到达，还要走很多公里，第一天住在路上。老百姓找了一个乡村的

小学给我们住，我们在小学自己铺开被子，然后要每个人派到老百姓的家里去吃饭，开始画一些风景和速

写。就那一次我们开始建立了跟圭山的关系，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其实后来画的很多作品就是圭山题材。

但是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创作，那会儿把艺术分为习作和创作，习作就是练习，创作是要专门画构图，要

经过批准才能画创作，就是还是一些老的观念。

另外一个事情：程丛林建议我们要离开美院，出去看看。他后来帮我们攒够了快100块钱，我们开始酝酿，

把大毛从昆明招到重庆来。他们来到重庆，我们就买了很便宜的船票，从重庆码头上船，几个人睡在五等舱

大通铺里面。第一站我们到了武汉，去看了湖北美院；第二站我记得好像是去了苏州，看苏州园林；然后去

杭州，去看浙江美术学院；然后去了无锡、上海，在上海我们去拜访了所有的我们心目中的名人，像当时见

到陈逸飞，他刚要出国，当时他刚刚画出的那张〈黄河〉，后来拍卖很高，其实他当年画〈占领南京〉的时

候已经是我们非常佩服、崇拜的艺术家。当时也有一些另外的老一代艺术家，像周碧初和颜文梁。颜文梁的

家里很昏暗，老先生把他当时在意大利的写生全部翻出来给我们看，当时觉得他画得真好。但后来他画的那

些西瓜、水果我们当时看不懂，老先生给我们拿放大镜说：“你看，我画的西瓜上还有一个虫。”老先生已

经80多岁了，我们感觉老先生到了晚年就完全是另外的风格。我记得他拿一个中楷本，中楷本是小学生的本

子，我们都特别恭恭敬敬的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来自哪儿。就是这样一站一站拜访了很多在上海的艺术

家。

然后又去了北京，北京当时我们最想拜访的人，一个是陈丹青，一个是袁运生。陈丹青那一年已经去了西

藏，因此他后来画出了〈西藏組画〉。我们当时见到了袁运生，袁运生当时画了很多东西，就带着我们去看

他的东西。那时候北京有一个展览叫《同代人画展》，参展的是当时形式主义的一帮人。那一圈对我的影响

非常大，看了展览一下子觉得眼界开了，因为作品的概念和四川美院同学的不同。

我和张晓刚当时在四川美院是非常压抑的，因为整个学校的风气和我们在昆明很自信的那些东西不同。我进

校的时候连铅笔都不会用，我进校以后发现画这种苏联的长期作业，铅笔是要同时买五、六支：1B、2B、

3B、4B是从软到硬的铅笔，开始使用软铅画，画到后来要用硬铅画；我就只有一支铅笔拿着就去了，一看每

个同学都有很好的工具，可见他们是被训练过，有正统的教育。我们原来学画时是野路子，在昆明一切都是

业余的，就是乱画。张晓刚比我好一点，他有一个老师叫林聆，所以他是我们中间唯一受过专业训练的，就

是画过静物的；所以在学校的环境，我们一直非常的压抑。

但是这样出去一趟以后，还有包括阅读各种各样的书让我打开了另外的视野，我们就相对的自信一点。那个

时候我们开始有机会看到一些像马蒂斯、毕加索、高更、梵高的一些书和书信。另外也看了很重要的两个

本物，一本叫《美术译丛》，是浙江美院的，里面开始有一些西方的翻译和介绍；还有一本书是《世界美

术》，等于是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子。

罗中立的〈父亲〉与叶永青的〈春〉

叶：…那时，我觉得自己和别人格格不入，觉得我跟你不同其实挺好的，这是一开始我觉得我们能够建立的东

西。但是也始终觉得自己笨，因为在四川这个环境聪明人多、能干的人多、能适应环境的人多，而我们特别

不能适应这个环境，也不太会跟老师打交道，就是那种不乖的学生，但是也不是那种反抗性很强的，只是不

太讨人喜欢，做什么东西老是和时代主流的东西有距离。这个时候我们身边已经开始一潮潮的出人了，第一

潮是程丛林他们开始出名，第二潮是罗中立他们开始出名。

我觉得罗中立的出来跟高小华的一次争论有关系。当时我记得在班上，高小华很早就开始出名了，但是罗中

www.china1980s.org

访问︰杜柏贞、翁子健        日期︰2008年4月5日       时间︰约2小时43分钟  

地点︰香港艺术中心

叶永青访谈     6 / 14



立还是在画连环画，而且在班上画这些课堂作业也比较吃力，他又是老大哥可能压力就比较大，他觉得自

己不太适合画油画。老师也是这样认为，画油画色彩越来越不行，而班上的一些小老弟越画越好。他后来

一段时间想考国画研究生，那一年好像是因为政治没有考及格，他就没有考上。但是何多苓考上研究生，

离开他们班了。

当时，班上有一次辩论，那是很有趣的一次辩论，高小华比较骄傲，说话就有一点冲，他说：那些画「怪

派」的人是基本功不好才画「怪派」。意思就是基本功很好的人才能够真正表达出那种很深厚、扎实、深

刻的思想。可能大家都年轻气盛，我记得罗中立听完了以后比较受刺激，就开始放弃以前的现代派和怪

派，所以他在后来，就开始出现一些完全画得像照片的作品，有一幅作品最早的时候画彭德怀，后来又画

了一张叫《年终》。我们那会儿崇拜的东西是画得既生动又深入、才气一流的，然而罗中立不是特别擅长

此道，他画的特老实，甚至有点笨，因为那些细节都是堆砌上去的，就是拿一个照片死抠的。(0’48’36)

他是老大哥，他原来在大巴山，生活累积的东西多；另外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画连环画和画速写的能力超

越常人，而且他有独特的故事。那个时候除了画画以外，每天晚上还有大家一起交流的时候，把灯关掉，

几个老大哥就开始像知青生活一样，男女生一起在一间房子讲鬼故事。那时候学校没几个学生，两届学生

加起来一百来个人，一半还是工艺系的，工艺系跟我们没有关系，绘画系的学生只有50多个人，油画系的

学生就更少，所以大家很近，晚上经常在一起。罗中立、何多苓几个老大哥讲故事，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

敢回寝室，罗中立经常是在墙角拿布蒙着吓人，他以前非常调皮。那会儿老的不小、小的又要装成熟、装

有深度。那时候人人装深度，天天读书，读很多书。每天晚上十点钟就熄灯，熄了灯以后要么点蜡烛或借

走廊上灯光，抱一本书坐在走廊上看；那个时候你睡觉就被人看不起，好像你是很肤浅的人。看不进去也

得看一下，这是时代的标志，表示大家都很饥渴。

程丛林后来也因此画了一张画叫〈夏夜一〉，其实那场景就是[在四川美术学院]听马德昇和黄锐的报告，

但是他没画主角，只是画了在课堂里一群像潮水的人。那是迄今为止我觉得程丛林画得最好的一张作品，

但是那张作品在全国美展评审中落选，因为他很多结构和比例不是特别正确，更多的是强调动态和情绪，

一些学院派的评委就觉得他画得不好。

我和张晓刚就从不自信中慢慢的开始的，而且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回到云南人家又觉得你是四川

的，在四川的人家觉得你是云南的，一直有这种分裂，哪都靠不上，一直都是一个边缘的角色，也比较痛

苦。然后当时几个人之间能够建立一些通信联系，其实包括写作也是一种对苦闷、孤独的喧泄。

后来开始有一些机会。我其实成名要比较早。我早期画的东西更接近形式主义，那个时候《美术》杂志

有刊登，我的一些作品很早就开始在四川得到优秀奖，送到全国美展，那在当时就算成功了，但不是大

成功，大成功是程丛林他们。像我这种就算是靠上去了，我们身边还有一大堆成功的，像杨千他们。

(0’53’03)

我画过一张〈春〉，因为我又去了阿坝，阿坝是一个藏族地区，我觉得藏族跟我特别有隔膜，即藏族的气

质和精神跟我比较远，但是回来还是画了一些像作业的东西，但在全国美展上很受好评，得了一个奖。非

常形式主义，藏族地区的春夏秋冬都很美，画了一张春天、一张秋天。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一年《美术》杂志是栗宪庭主编，何溶要用我的那张画做封面，因为它非

常唯美，也比较有意思；栗宪庭却把那张画撤下来，换成了罗中立的〈父亲〉。这是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

的，所以栗宪庭见到我，说︰「我欠你一个人情，当时是我剥夺你的。」当时如果我们学生的作品登上

《美术》杂志封面的话，整个生涯会大变，变成另外一种生活。后来我这张画换成一张小的黑白图，在

罗中立封面那期里，这样命运就不一样了。罗中立不但上了封面，在封二还登了一个局部，是额头上的汗

珠，非常浓抹重彩的去推荐当时的苦涩。这也意味着四川美院开始转向--从伤痕开始转向乡土艺术。

关于《父亲》这张作品，我觉得还有一个细节挺好玩的。当时我和周春芽、张晓刚住在一个寝室里面，我

们的对面是罗中立的寝室，所以每天吃饭之前或者什么，罗中立都要进来。罗中立那会儿特别调皮，我们

几个是小孩，他进来摸摸我们的头、踢两脚，进来玩一会儿。但是那会儿我们寝室几个人都是比较压抑，

就是不像其他人那么自信，我们都在画连环画。我记得周春芽的那套连环画叫《小黑人吉姆》，画一个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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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当时找的一个参考资料是国际航海学校的一张非常大的特写照片，是一个在海上的黑人水手，有很

多的毛孔和皱纹，也有很多汗珠。那天罗中立来的时候，突然看到那张照片，说：「太棒了！这是真的原

形，太强烈了！应该把这个汗珠画出来！应该把毛孔画出来！」当时的他想画一张和毛主席像一样大的头

像，这张黑人照片应该对他来说是最初的表现启示，我记得他当时就高兴得手舞足蹈，踢会飞腿，跳了一

个舞，然后才离去了。

我看到他开始的构图，第一张草稿或者是前几稿是表现一个老赤卫队员出身的看林员，拿了一个军用水

壶。改了好几个稿子，最后就改成一个在晒谷场上端着碗的老农民。然后才慢慢演变成父亲的这张画，当

时叫〈我的父亲〉，后来是吴冠中说就叫〈父亲〉。那期《美术》的时候，这张画还没有在全国青年美展

展出过。这是我们目睹身边同学这样的成名史、成长史，但是这些东西一直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身边的

朋友和同学越是成了成功的艺术家，对我们越是一种摧残和折磨。因为这无非是证明这样的诣趣与我们关

心的艺术相去甚远。

那时候像我们78届也开始有王川画出〈再见吧，小路〉，是那个时代的特别抒情的东西。后来又有第二次

浪潮。《全国青年美展》时，四川美院的领导老师都是特别好，当时很好的一任院长叫叶毓山，他和另外

一个老师蒋碧波，他们没教过我，但特别欣赏我。那会儿每个人都着急，过一段时间就要借一间房子躲起

来画画，不能让别人看，因为看了以后互相会模仿，所以同学之间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大家就像研制核

武器一样，悄悄躲在房子炮制着惊人的作品，都有一种竞争关系。叶毓山每次见到我，就问我在做什么。

我说我在准备创作。他说：「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我说我没有画室。叶毓山就说可以借我一间房子，

那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当时学校专门借了一些在顶楼还没住的房子给同学在里面画画。我记得罗中立和杨千在一个房间里画画，

然后何多苓又在隔壁的一间画画，像比赛一样。杨千在画〈千手观音〉；罗中立是同时画了好几张不同的

画，一张是〈父亲〉，另外一张是〈自卫反击战〉，还有一张是〈环卫工人〉。那会儿就是像赌博一样

的，就是把赌注压在不同东西身上，看哪个东西会中了。何多苓也是这样。

当时公认基础和才能最强的是何多苓，但是他却是在所有人里面是晚出名的，所以感觉他有段时间特别痛

苦。我记得好像到三年级的时候，突然何多苓消失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来敲我的门，他

说：「何多苓的画从成都拿回来了，你看到了吗？」我赶快去看，当时非常吃惊：〈春风已经苏醒〉！记

得当时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个又是一个高潮，我们身边怎么会有一件那么好、那么感人的作品？画

面是一个小姑娘、一只牛、一片草地，每一根草和细节是那样感伤，以前没有人像这样表达，一下子让你

觉得又是一个激励。

四川画派风潮

问：和张晓刚相比，您的作品写实性比较强？ 

叶：其实我所有课堂作业都画得非常写实，一直不想在课堂作业上有新的想法，因为当时真正觉得自己需要学

技术，学写实的能力。我在我们班基本功的能力其实是很好的，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是低分，但到学习结束

我已经是班上最高分之一。我一直觉得画画对我来说是特别轻松的事情，而且我画画特别快，一开始那种

艰难慢慢的过渡之后，我就不怎么到班上上课了，经常逃学，天天都在寝室里给女孩写情书，或者是睡懒

觉。为了能睡懒觉，我就天天起来升炉子，升炉子起得比较早，老师说叶永青怎么不来，上课大家就说他

升了炉子补瞌睡去了。那么我就可以不上课，去做别的事情。一个作业比如要画两个星期，星期一我把模

特儿的位置选好，把稿子勾好，就一直不去教室，到图书馆看现代派书籍、做自己喜欢的事；到下个星期

五我才进教室，星期五画完了，星期六便交。我画得跟那些用了两个星期画的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比他们

还完整，我画画的手特别快，画写实对我完全不是问题，而且能得高分。我的兴趣不在课堂练习，我想画

一些不成熟的东西，那是热衷于每天模仿新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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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课余看的全是西方现代派的东西？ 

叶：有些也不是现代派，是後期印象派的东西，比如今天看塞尚，明天看梵高。而且当时感觉自己是文学青

年，写很多诗歌，直到今天见到身边的诗人还感觉自己是不成功的诗人。这次展览我专门抄了一段原来写

的文字放在展场，那种文字是很别扭的，其实是有一点苦闷、孤独的东西。

早年我去西双版纳比较多，最频密的时候是一年去8次。那时候我有一个特别不实际的想法︰觉得我会做一

个像高更这样的画家，于是我去到西双版纳，在那里生活和画画。直到现在，西双版纳的竹楼里还挂着我

的照片，我跟当地人建立了特别好的关系，当时每天到河里一起洗澡，每天画一些东西。回来一直到大学

毕业,我画的东西都跟西双版纳有关系。

大学毕业以后我身边的人都慢慢的离开学校，杨千留在师范系；朱毅勇、刘勇留在附中；当时油画系留校

的是罗中立、程丛林、高小华、秦明，还有我，我是最没有名气的一个。除此之外，同学都被分配到全国

各地，毕业那年（张晓刚他们实际上和我们是同一年毕业的，他们是春天毕业，我们在秋天毕业。）就在

他们春天毕业的时候，四川美院变成了全国的楷模。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创作会议」和「全国油画创作会

议」被当时的美协主席江丰安排在四川美院开办，相当于在现场样板，推崇四川美院这模式。所以四川美

院的那批学生在当年完全是艺术明星，他们当年经历的一点不亚于今天这些当代艺术家，甚至比现在这些

还要辉煌，因为全国人民谈这批人，如数家珍。

留校以后，以前革命性的东西很快也变成了新的传统，人人学四川画派。一些批评家总结四川画派的模式

就是「小、苦、旧」，画怀旧的题材、小人物和苦涩、苦闷、悲情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又是一

种隔膜。

另外，那时候开始有一些新的变化。罗中立被江丰点名送到比利时进修，学习西方油画；程丛林、秦明去

中央美院进修；高小华由江丰点名调到中央美院当老师，因为江丰非常不满意北京的状态，说中央美院不

行，要调一个四川美院的人去“掺沙子”。就我一个留在四川美院，所有的同事都是我的老师，我是最年

轻的一个，所以那时候我特别惨。我们油画教研室的主任是一个叫魏传义的老师，副主任叫张方震，他们

两个一叫我，我就得干活路，因为我那时候要上课，要当班主任，要当辅导员，还要负责办展览。

那时候全国各地在办四川美院的展览，四川画派的影响延伸至全国。后来我受命做一些组织工作，每天钉

箱子、联系各种单子，把四川美院的展品送到全国各地。那时候这些事情全是我干的，天天干。干这些事

情的时候就特别苦闷，觉得在四川美院已经待不下去了。当时说起来有点矫情，因为留校是所有人最羡慕

的，我的同学要么去了西藏，要么被分大阿坝--都是一些很艰苦的地方。张晓刚最想留在学校，但是他回

到了昆明，找不到工作。我的情况算是人人羡慕的，但是我还是不开心，第一是所有的朋友都走了，特别

孤独；另外的原因是我当时的想法不是很实际的，觉得要去西双版纳当高更一样的艺术家。

四川单调、昆明多元 

叶：…四川美院跟我的家乡云南反差很大。四川美院所在的重庆是一个工业城市，我的周边都是最陈旧破烂的

工业景观，周围都是一些工人，像扳道工、运输工，没有什么文化气氛。我当时非常羡慕在昆明的艺术

家，因为昆明反而变成了另外一个艺术中心，很多在全国各地上大学的人才都回到了昆明，也有一些外地

人分到了昆明。四川美院特别单一，人人都在画全国美展欢迎的乡土题材、「小、苦、旧」的东西；当我

回到昆明的时候，发现昆明变得很多元，有现代艺术氛围。昆明一直在野，学院的气氛一直起不来，当年

那些画云南画派的人接受现代艺术的影响，还有从外地毕业汇聚的人思想也比较活跃。昆明聚居了很多

人，张晓刚后来找到了工作，在歌舞团当美工。歌舞团就有点像大本营一样，有一点波希米亚，诗人，文

艺青年，落魄不成功的年轻人，也有很多美女。我每次回去都特别羡慕，因为我在重庆太孤独了，回去看

到这些人天天可以喝酒，当时他们已经在过一种艺术家的生活，而我只能是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这是非

常强烈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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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次去大毛的家，大毛那时候在一个百货公司当美工，也很落魄，他的老婆好像在专县，很孤

独，住在一个堆放杂物的破楼上。昆明中心有一条河，叫盘龙江，河两岸有很多梧桐树，这个法国以前的

殖民地，还有一些法国的旧的建筑。我们当时把这条护城河称为塞纳河，当时我最喜欢的诗歌就是阿波

利奈尔，「塞纳河在米拉波桥下扬波，我们的爱情值得追忆吗？」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玩、借书，

通信，那时候大家已经有很多西方的翻译著作，互相交流「你最近买到什么书了？这本书在哪里可以买

到？」我的生活是分裂的，一种是艺术家的生活，另一种是在学校当老师的生活，重庆，昆明，西双版

纳…对我来说其实是挺痛苦的。

当时回到四川美院，就觉得真的没有人能够对话、交流。每天晚上等着夜幕降临，发现喝酒的时刻终于来

临了，却没有人跟我一起喝酒。四川美院旁边有很多防空洞，那里面有很多扳道工下班之后喝酒的地方，

那些酒是最便宜的干白酒，下酒也没有菜的，就是用一盘佐料，一个油碟里面放了一点酱油和辣椒，里面

放几颗鹅卵石，把鹅卵石拿起来唑一下，然后就喝一点白酒；还有一种办法是拿铁钉，用钉子蘸一下。身

边都是工人，你会觉得生活没有希望，精神上很绝裂，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特别苦闷。

为打发时间我就开始画大量的画，这些东西当然都受现代派的影响，但我特别渴望到另外一个空间去，这

个空间就是云南。云南是我那时候逃避现实的地方，所以我画西双版纳、圭山，其实是反映苦闷和孤独。

我当时觉得昆明有一帮跟我心意相通的朋友。

《第六届全国美展》，我觉得是一个催化剂、一个转折点。《第六届全国美展》之前，全国都在学四川美

院，然而《第六届全国美展》是四川美院全军覆没的时刻。那时候程丛林和秦明已经回到了重庆，他们像

明星一样，因为全国都知道他们，每天都有人从中国各地赶到四川来朝拜程丛林，感觉天下非他们莫属；

包括周春芽和何多苓的名气也如日中天。但是《第六届全国美展》一开展，全部傻眼了，因为四川好像只

得了一个铜奖，是龙泉的一张画〈基石〉得了奖，其他的人全部落选，包括程丛林画的〈码头沿岸〉仅仅

入围，没有得奖。美展明显打压了四川美院的东西，让人情绪一下子一落千丈，原来心高气燥的东西就没

有了。四川画派的神话自此终结。

我记得《第六届全国美展》后，有大量关于落选作品的报导，《中国美术报》的头版就是我的落选作品，

落选的也有俞晓夫的画，当时大家普遍觉得有点不公平，那么好的画怎么落选？《第六届全国美展》是往

左走的一个展览，重新变成歌功颂德题材加表现技巧，《第六届全国美展》的金奖作品是韦尔申的〈吉祥

蒙古〉，那种强调技术，形式上有意思，也比较礼赞、形式主义化、古典的东西。

程丛林曾经想办一个四川美院毕业生的十人展览，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已经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

了。计划参展的有何多苓、程丛林、秦明、杨千、张晓刚、我、周春芽，还有高小华、罗中立，就是当年

四川美院画油画水平不错的人。当时《全国美展》变成让人反感、烦恼的东西，大家想要远离它，因为以

前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方式，已经在这些艺术家里面产生另外一种情绪，而且想背离这种东西的

人其实是以前的既得利益者。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成，那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老大了，功成名就了。

这时候特别强烈的一个反差是从全国各地产生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像后来比较有影响的丁方。我有印象

的还有北京的施本铭，夏小万，东北的王广义，浙江的张培中，耿建翌。

八五年后的新创作

问：八十年代您写了很多东西，可以谈谈吗？

叶：最早的时候是85年，之前其实每个人都写很多诗歌和文章，然后也有很多作品。但当时都是自己在做，每

个人都在做自己想象的东西。那时候也开始流传一些手抄和简单自印的诗集，重庆、南京、云南的一些年

轻的诗人也有一些沟通，比如云南的诗人有于坚等，传看南京的《他们》杂志；那时候会通信，比如说哪

个美女或者哪一路朋友即将坐船从南京到重庆来，要准备接待，各路朋友就像大侠一样通过口传和交往达

到交流。

www.china1980s.org

访问︰杜柏贞、翁子健        日期︰2008年4月5日       时间︰约2小时43分钟  

地点︰香港艺术中心

叶永青访谈     10 / 14



当时最有影响的还是四川画派的东西，像程丛林他们，但是那时候开始有新的人出现，一个是舒群，那时

候他比较爱流窜。我从西藏回来的时候，程丛林跟我说有一个叫舒群的人，我说我知道，因为当时在北方

有一个杂志，好像叫《北方文学》，每一期的封三或者封几，舒群都要在上面写北方的宣言，写很激昂的

文章，我印象很深；而且那时候我特别有印象的是王广义，因为我们经常要画插图赚钱，而他当时是杂志

里面画插图的人，我觉得他的插图挺好。

还有一次，我去北京陈丹青的夫人黄素宁的家里，在他的家里看到了丁方的一批素描，当时我想怎么有一

个人能够画出那么棒的东西，能够以乡土表现出另外一种精神状态，当时觉得特别了不起。后来又去栗宪

庭那儿，栗宪庭又特别推崇丁方。那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些这样的接触和想法，但是四川美院仍然是死气沉

沉的。

85年我回到昆明，毛旭辉那时候在电影公司当美工，画点电影宣传。那时候张晓刚每天都想离开昆明，想

调工作，去了趟深圳好像失败了，又回来了。昆明原来的很多艺术青年有点散伙了，那时候很多聪明一点

的人已经开始办公司赚钱、做装修，很多人已经走到另外一路。还在做艺术的人，就在社会里变成了很苦

闷的一群人，有点像相互支撑着。我记得我去找大毛的时候，他们筹备在上海的展览，他正在准备钉一个

箱子，记得那个箱子是我帮他钉的。在四川美院我天天钉箱子，但是在心里面我非常羡慕他们可以像艺术

家一样，把自己的作品凑起来，办自己的展览，这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而且这在重庆是更不可

想象的事情。后来大毛和小潘去了上海办了个展览叫“新具像”挺早的。

我记得在同样一段时期，有一个机会：我听说劳申伯格的展览要来中国北京做展览。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看

很多东西，比如我能在图书馆借到台湾杂志《艺术家》，接触到很多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劳申伯格

来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觉得是一种新的东西，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北京看展览，但是看的都是古典主义

的画展，也看过表现主义的画展，但是都不太一样。那时候我在四川美院比较孤独，我还是在试图画一些

新的东西，是四川美院现代艺术的星星之火。我那时候刚刚结婚。

晓刚来重庆祝贺我们，还画了一匹马送给我们，我记得是在一个破麻袋上画的，现在看起来还很漂亮。我

记得我们新家有一个双卡的录音机，意味着我可以翻录西方的音乐。张晓刚特别羡慕，就我家住了很长的

时间。他当时来的主要原因是在昆明待不下去了，想调回四川美院，他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劳申伯格展览办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开始出了一些新的状况。那时候我的夫人在北京中央工艺美院进

修，我也去了北京，租了一个小小的房子，一方面看劳申伯格的展览，另一方面接触了很多在中央工艺美

院的人，也去过栗宪庭的家。我记得这个在北京的冬天突然有很强的画画冲动，所以我八五时期的很多画

是画在纸上的，因为那个房间特别小，可能只有十几个平方的房间，我只能画小作品。我当时有一种很强

烈的印象，就是想画跟我身边有关系的东西。在重庆我的生活其实是在一个工厂的环境，但是我一直逃避

这种环境，一直在画西双版纳的树和林、大树叶、圭山风景、少数民族。在北京我开始画重庆，就是画工

厂的景观和我自己身边的肖像。

当时我们在四川美院住在桃花山，那时候我经过努力，已经把张晓刚借调回四川美院。那时候我跟张晓刚

和后来的一些学生已经开始在重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群体，很边缘，也不被官方认可。其实当时的学生非

常崇拜我们，也很受这样的影响，当时在西双版纳画过的一些速写，每一个想学艺术的学生的枕头下面都

有一叠我的速写的复印件，他们都在模仿。我画西双版纳的树林是长毛的，那时候四川美院的全部绘画都

长毛，包括后来的学生陈文波、何森也是这么画，更早接受我们影响的是任晓林他们这个班，另外就是庞

茂琨，杨述这个班。四川美院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小范围的气氛。

这期间我们开始接到一些信，记得王广义写给我和晓刚，写得很夸张，说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了，说我们要

书写历史。当时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另外，那会儿互相在流窜，很多人告诉我说我长得特别像李小山︰

我原来很瘦；李小山在别的地方也听到，说有一个叫叶永青的人长得特别像他，互相之间是口传的，没有

见过面，但神交已久，在地下酝酿这种想法和关系。

那时候[王广义]邀请我们到珠海参加一个图片幻灯的展览，叫我们凑资料、幻灯片。包括像高名潞，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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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栗宪庭等等也参加了。那时候都是用一种办法：拍一些幻灯片到处寄。这时候功成名就的身边的同学

要么到北京去，要么也出国，罗中立、杨千也出国了，高小华调到北京以后很快就出国了，他当时留下了

一句特别有名的话：「主力红军都北上抗日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土八路。」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些恐慌，

觉得自己真的又落到后面了。当时我们真的没有在意王广义的信，只是自己画画，因为当时我们没有钱去

搞那个幻灯展览。最终只有毛旭辉一个人响应了，去了珠海，回来他完全像一个传播者一样，特别的激

动。

大毛一直在昆明，同我和晓刚一直有书信联系。他和小潘跟上海的张隆、侯文怡在上海和南京办了一个展

览，后来通过珠海他认识了高名潞，跟高名潞建立了通信的关系。高名潞那时候已经来过一次四川美院，

他当时看到的是庞茂琨他们那一代，就是跟传统四川美院那一代不一样的画家的群体，所以他印象很深的

是有一帮四川的人在做受现代艺术影响的东西。

当时高名潞特别欣赏的一个人叫成肖玉，这个人是四川美院毕业的，后来去了北京，在北京中央工艺美院

当研究生。这个人在八十年代，文章写得非常好，绘画也很有意思，高名潞特别欣赏他，给他发过一个

《美术》杂志的封面，那就是像蛋图形面孔的、很多人骑自行车的一张画。他写很多文章，而且外语特别

好，我记得当时劳申伯格来中央工艺做讲座的时候，我和成肖玉坐在一起，我说：「成肖玉，你起来给劳

申伯格提一个问题。」当时特别崇拜劳申伯格这个大师。成肖玉说：「提什么问题？」我说：「问问劳申

伯格是怎么出名的，对于年轻人有什么话要说。」成肖玉站起来直接用英文向劳申伯格说：「今天的中国

对年轻人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特别关心您当年怎么出名。」成肖玉当时非常活跃，是一个不乖的孩子，

所以当时中央工艺的院长非常不喜欢他，把他给发配回贵阳了。高名潞一直特别挂念这个人。我谈成肖

玉，因为这跟我进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有关系。

新具像及西南艺术研究群体

叶：当时毛旭辉回来以后特别想组织大家一起。高名潞给他写一封信说要找成肖玉，他不认识成肖玉，就开始

问我；张晓刚也说：「如果要做这样的活动，你应该把叶帅拉回来，因为他比较了解这些事情。」我算是

活动范围大一点的，我也知道部分成都、贵阳的艺术家，因为我就在四川美院，而且经常回昆明。大家一

起在大毛那儿开会时，我就给成肖玉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要做一个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我记得当时成肖玉

特别激动，回信写道：「我等安居偶角，（就是我们在一个小的角落里已经快被人忘记了），不知世人之

险恶也…」八五新潮的东西已经轰轰烈烈的在全国各个地方兴起。这时候已经是1986年了，我记得当时我

回到昆明的原因是我老婆怀孕了，要生孩子，我每天在昆明等女儿出生。

当时有另外一份杂志《美术思潮》，这是彭德和祝斌办的。祝斌当时给我约稿，写西南和四川绘画的变化。

我开始一边写作这篇文章，一边准备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展览。我觉得所谓的「艺术群体」其实就是一个

小城市里几个文艺青年和他们的女朋友们为自己无望无助的人生的自救行为。这些活动到今天却变成了在

历史上和时间上的一个节点。但是当时就是这样，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因为联系了另外的资源和人群，把

影响和范围扩大了。

我当时从四川美院带了许多幻灯片，有后来出名和不出名的一些学生的作品，在此之前四川美院当时已经

产生了自选作品展览，这是由我任教的教育系学生创立的模式，院长说每年可以有几天把陈列馆开放给学

生，学生可以自己去展览，不用审查，这段时间四川美院就出现了很多非常活跃的作品，这些作品很多都

是我当时的学生做的，也有学劳申伯格的波普，把皮鞋挂起来展览。我拿了很多这样的幻灯片去云南，成

肖玉又给了我一些贵州的幻灯片，我又从成都找了一些，再加上大毛他们在昆明的这几个人，从各个地方

凑了100多张幻灯片。大毛找他哥哥找到一点钱，我们就在云南省图书馆做一次《新具象》幻灯资料展览。

我记得那天非常热闹，整个昆明的文艺青年都来。当时没办法展览原作，于是我们先开一个研讨会，给大

家放幻灯。会上大毛放了一些昆明艺术的幻灯片，我放了一些我带去的幻灯片。我记得时间比较长，因为

我带的幻灯片太多了。放完了以后大家宣读论文，每个人慷慨激昂的宣读了很多对艺术的想法。然后每个

www.china1980s.org

访问︰杜柏贞、翁子健        日期︰2008年4月5日       时间︰约2小时43分钟  

地点︰香港艺术中心

叶永青访谈     12 / 14



人都为过去作品的照片配上一些自己艺术的观念和想法，做成一本图录。复印了很多，大家可以取走。

    我记得当时我们几个人在大毛家的板凳上一人凑了一句，凑了前言，办了个幻灯资料展。那个展览导致了

另一帮波在昆明的文学青年化剑为梨之前，我们和那帮文学青年以前有一些接触，但是两边总势不两立互

不买账。他们其中有一个诗人叫于坚，还有后来拍电影的吴文光。这一堆文学青年特别不喜欢画家，因为

当时这些画家显得更风流一点，有漂亮的女朋友，尤其于坚认为这些人装出一种艺术家的风度骗女孩。

那天带有一点戏剧性：研讨会放了幻灯，开始研讨，于坚站起来对我们这帮人大加赞赏，当时这出乎我们

的意料。结果大家一下子冰释前嫌，在这个城市里一起喝酒。那个年代每天都有很冲动、很激动的一些东

西。做这种东西后来就变成了西南的传统，延续下来了。

其实八五美术新潮的时候没有一个原作的展览，全部是资料、幻灯、印刷品，其实更多的是想法的交换，

真正的画面不是特别重要。我在医院里等我女儿出生，一边在写一个总结性的文章，写得很长，有1万

多字，写的是〈西南艺术群体的自然意识〉，想说明我们别于「北方艺术群体」、「池社」、「厦门达

达」。后来高名潞、周彦他们写八五美术史，说写到西南这部分（由舒群、周彦执笔）的时候，看了我那

篇文章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好写。

四川美院那时候开始有年轻学生的群体，有自选作品展览。《新具像》展览办完了之后，把很多这些艺术

家都带进来了。第一次展览成功以后，大家觉得应该继续以幻灯展的形式到处办《新具像》展览，张晓刚

就负责在四川美院继续办，我当时在昆明照顾孩子，没回去；张隆就在上海找了一个场合。张晓刚那时候

和学校的关系特别紧张，他在四川美院已经把《新具像》都布置好了，找了一些重庆的诗歌和别的行业的

人参加这个展览，包括张枣这样的一些青年，也包括四川美院的学生，但最后展览没办成，好像要连夜关

掉。从那时候开始，张晓刚对四川美院感到特别不舒服，而且四川美院也把我和张晓刚当做跟学校不太协

调的人，可能[跟传统]反差很大，官方觉得这两个人要不得，在各种事情压制我们。

但在学生中我们有特别大的影响。其实后来想一下，所有的想做艺术的年轻人都会想办法向我们靠拢。稍

微跟我们熟一点的人，到今天都变成了我们都知道的艺术家。86年四川美术学院办了两个展览，一个是师

范系学生办的《六月画展》，有何森、陈文波、杜峡，他们受我们和八五美术新潮的影响，所以展览跟现

代派有关系；另外一帮学生是郭伟、沈晓彤、怀海洲、张频，他们几个人也办了一个展览。那时候这些学

生跟我接触比较多一点，我当时看到这些学生的展览特别激动。我记得我给栗宪庭和张晓刚各写过一封很

长的信，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艺术，因为新生代创作的感觉最早是出现在四川美院，那是1987年，那时

候还没有刘小东、方力钧他们。当时郭伟，沈晓彤他们开始画自己身边的朋友、同学，还有画自画像。我

看了特别激动，因为对这种东西特别敏感，而且一直在宣转这些。

我和晓刚还是在原来的状态，生活很困难，而且当时整个社会也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们身边的很多同

学、朋友向主流价值观靠拢，都开始变成生意人，有的人开始出国，过去四川画派的风格已经转化为一种

流行的风情商业画风。这些东西好像都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好像变成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人，非常边缘。那

时候我就想办法调了几个同学回来，其中一个是陈卫闽。陈卫闽是我的同学，画得非常好。我们几个人

就变成一个小群体，每天在一起吃饭、说话，是既互相温暖又互相折磨的小群体。很多人跟陈卫闽的夫人

说：「你叫陈卫闽不要跟这两个人在一起，他们连饭都吃不饱，跟着他们一点希望都没有。」

有一次冯斌带着一个日本的留学生来，留学生喜欢我和张晓刚的画，说想买，问我们能不能卖，我们都很

愿意。我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卖出画。他好像用100块钱的兑换券买了我的一张画；又向张晓刚买了，付

100块钱兑换券，买了之后再买一张，共得到200块钱兑换券。200块钱兑换券等于是400块钱，这算很多，

张晓刚对我说：「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跟唐蕾结婚了。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他要我去当「扛大刀」

的。第二天我们就买了火车票去成都，觉得自己很有钱的感觉，买了酒、鸭、烧鸡等等，一路上吃吃喝

喝去了成都。唐蕾找到一间他们住的房子，是她父母的，房子空空的。第二天我和他们一起去买了地毯铺

在家里，当天晚上他们俩就有一床被子可以睡；他们给了我一张太空布，就是塑料布。当时就是那样的环

境。他有点像个浪子找到家了。那时候我经常在重庆，他经常在成都，大毛在昆明，开始经常有一些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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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吕澎也开始跟我们接触。他好像是戏剧家协会的小领导，是副秘书长。他当时来四川美院找我

和张晓刚，我一看他的样子，就觉得他像一个小科室的小干部，特别文绉绉的，穿着也严肃。他来找我们

俩吃火锅，同时给我们俩提了请求--他搜集每一年的《美术》杂志，但是好像少了一两期，希望我们俩能

够找那期，补给他作为交换。我因此一直觉得吕澎是一个特别有生意头脑的人。吃完火锅之后，吕澎从他

的衣服里面拿出一个非常正式的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非常崭新的钱结账，让我们好羡慕，因为这是挺

气派的事情。那时候他就开始跟我们接触，筹划做一些事情。到了88年的时候，晓刚给我写信说有一件

事情快做成了，说有一次大毛也去了成都，和唐蕾、吕澎一起策划做一个西南艺术展。吕澎可能找到一点

钱。

《西南现代艺术展》、黄山会议

叶：…87年左右在《美术报》工作的蔡蓉和栗宪庭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希望介绍四川美院的新艺术。我当时觉

得这是一个挺严肃的事，因为别的地方当时已经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而四川美院一直没有批评家。于是我

去找院长，说报志要介绍四川美院，但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我们学校又没有批评家。叶毓

山说：「我们学校当然有批评家，你不知道吗？」我问是谁，他回答：「我们学校有双林双木，一个叫王

林，一个叫牟群，还有一个叫林木。」这三个人我都没听说过。

那天我没时间，就托晓刚去找，他找到了王林。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王林来了，说他是学中文的，我记

得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特点怪，其实我早听过他的声音，只是没见过真人，因为他说话的时候整个教学楼都

听得见。王林是一个反应很快的人，他接触我们之前大概跟现代艺术没关系，也不是这个行业出身的，但

是他在中央美院进修过，那时候北京的事他都了解。后来我把幻灯片子给他，我们在一起聊了一天。第二

天早上王林说文章已经写好了，叫〈四川美院的那一群〉，这是王林进入现代艺术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发

表在《中国美术报》上。那时候所谓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已经早就散伙，但以西南艺术为名的活动开始有

一些新人了，一个是吕澎，另一个是王林，我和他们都有些接触。在88年的时候，吕澎在成都办了《西南

现代艺术展》，我们和王林，顾雄一帮人去了。

88年还有一件事，即高名潞和栗宪庭给我写信，说终于找到钱，要开一次黄山会议。那时候四川美院已经

有一大帮搞现代艺术的人，包括沈小彤，他们和我们这些艺术家已经开始收集片子。当时还有一个插曲：

他们不知道张晓刚已经调回重庆了，所以在整个重庆只邀请了我一个人，昆明又邀请了潘德海和大毛。于

是晓刚就开始发牢骚，说被革命队伍抛弃了。我说：「你不要管。你还是要去。必须去！」当时刚刚在成

都办了一个成功的《西南现代艺术展》，我们心气都很高。那时候我们也开始认识湖南美术出版社的鄒建

平、李路明，他们在办一本叫《画廊》的杂志。实际上是《西南现代艺术展》也包括湖南。

我们去黄山的时候，每个人都背了一堆西南艺术的书，准备在会上派发。大毛和我各写了一篇论文，因为

会上安排我们每个人要介绍自己不同地区的艺术。后来在黄山集合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敏感的情况：正式

的代表有饭票，不是正式的代表要在外面吃饭，于是晓刚、王林他们就在外边吃饭、发牢骚。

当时八五美术新潮的各路大侠全部在黄山聚集，开始放幻灯片。侯瀚如那时候还是一个毛头小伙，他介绍

博伊斯；费大为也开始介绍法国艺术，顾雄介绍在加拿大的艺术营。更多的是艺术家。黄永砅放他的片

子，全部是用烟头摞的东西，画面空白的，什么都没有的，两三张就过了；我很老实的把我带去的所有川

美和西南的幻灯片（主要是郭伟、祈海洲他们的）放了一遍；大毛也放了几张原来的云南艺术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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